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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新闻

留守儿童报告：

重男轻女导致女童成“隐形人”
魔鬼精心挑选了那些最易

下手的目标：宁夏灵武市，一位
白发丛生的幼儿园教师去年被
发现性侵了 12 名幼女， 其中 11
名为农村留守儿童。 湖南攸县，
一名小学教师在过去 3 年里猥
亵了班里的大多数女生，几乎都
为留守儿童，举报者说，他“专门
欺负”父母在外打工的女生。

在整个中国，过去一年差不
多平均每天都有一起性侵儿童
事件被公开———发布这一数据
的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
会“女童保护”基金团队强调，统
计是不完全的，在信息不畅的农
村社会，性侵很难被人发现。

“女童保护” 基金负责人孙
雪梅解释：“在城市里，大众媒体
比较多， 司法覆盖也更完善，而
农村资源和渠道都更加匮乏，家
长也许觉得家丑不外扬，所以农
村发生这类事件更隐蔽，更不容
易让外界知道。 ”

根据 2016 年最新摸底排查，
全国有 902 万名得不到双亲监
护的留守儿童， 其中 36 万名无
人监护。

“留守女童是留守儿童中的
弱势群体。 ”2004 年开始研究中
国留守儿童问题、出版过国内第
一本留守儿童研究专著的中国
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院长
叶敬忠教授说。

青少年教育专家、中国青年
政治学院教授陆士桢呼吁, 今天
在重视留守儿童生存发展困境
的时候，要特别重视留守女童这
个庞大群体，不仅是从现存社会
问题的视角，还要从“未来中国
发展”的视角。

“重男轻女”观念下的
隐形伤害

宁夏灵武市教师性侵幼女
事件的暴露极其偶然。 一个女孩
跟同伴拌嘴时说：“你跟老师亲
嘴，他还扒你裤子，我要告诉你
妈妈。 ”

“幸运”的是，这段争吵被一
旁的成人听到了。

绝大多数的痛苦和伤害没
有那么剧烈，甚至是隐藏的。

“小时候觉得没有人关心，
是一种很恐怖的情感体验。 甚至
觉得世界很冷漠，没人爱我。 ”26
岁的艾琳记得， 她读小学时，期
末考试结束的当晚，客运站就会
迎来高峰，因为很多小孩从那天
起会被父母带去大城市过假期，
她是其中之一。

她在祖父母家长大。 小时候
她尝试过自杀，用头撞墙，撞了
多次后因为太疼没有继续；她试
过离家出走，最终觉得自己没能
力生存，又“灰溜溜”跑回家；她
还常跑到同学家里一连几天不
回，也不给祖父母打电话。

她痛苦的根源之一是广东
老家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观念。
她清楚记得，有一年暑假，妈妈
跟邻居打麻将时突然说了一句，

“养女儿有什么用啊， 都是送给
别人家”。 父母把她的哥哥弟弟
都送到城里读书，唯独把她留在
镇上的学校。

她的祖父母家同时寄养着
几个男孩。 男孩的鞋带开了，祖
父母会帮他们系好， 但没人管
她。 同在一起吃饭，男孩吃肉吃
面条，她只能喝白粥。 她还必须
承担更多的家务。

2014 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
心“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群体研
究” 课题组开展了一项调研，共
调查四至九年级留守儿童 4533
人，其中 52.6%是女孩。

调查显示，36.4%的女童在家
经常干活， 比男童高 9 个百分
点。 有 63.2%的留守女童要洗衣，
有 35.2%的要照顾弟妹， 比留守
男童分别高 25.9 和 14.7 个百分
点，也高于非留守女童。 感到孤
独的留守女童为 42.7%， 不仅高
出留守男童 6.2 个百分点， 也高
于非留守女童 6.7 个百分点。

课题组成员张旭东副研究
员认为，农村家庭中传统的角色
期待和性别分工模式过早地传
递给了儿童，女童早早开始操持
家务，分担劳动负担。 这给留守
女童带来了更多的心理压力，这
种压力与父母外出带给她们的
心理影响叠加在一起。

在安徽调研时，她发现一个
现象，公立学校女童多，而收费
较高的私立学校男童多。 她猜
测，这是重男轻女的体现。

“重男轻女， 在我们调查的
所有村子都极其严重。 ”叶敬忠
对记者说，“没想到到今天还这
么严重。 ”他的团队在国内不少
地区调研过， 从中明显看到，这
些人对未来的希望还是放在男
嗣身上。

他说，留守女童则因性别的
原因产生更多的劳动负担，甚至
承担“逆向监护”的职责。 一个家
庭里的男孩可以进城跟父母在
一起，女孩则留在家里，洗衣做
饭，帮家里干活，甚至照顾家里
的老人。

一位匿名用户在问答社区
网站“知乎”上倾诉，自己 7 岁开
始煮饭，人还没有灶台高，踩在
板凳上踮着脚炒菜。 早起煮饭喂
猪洗碗后再去上学，中午回家煮
饭，晚上割完猪草再煮饭，经常
没有时间写作业。 作为一个女
孩，“就像一个隐形人一样在家
里生活”，多干活，少说话。

青春期孤独与成长的缺失

对于父母，留守儿童表现出
的情绪是复杂的。 在回顾留守生
涯时，知乎用户“王莫良”说，当
老师教到母亲姓名里的字，自己
会兴奋地告诉同桌。

25 岁的汪姗承认，别人都说
女儿是“贴心小棉袄”，自己完全
没有这种特质。 受留守生活影
响，她不细致，也不贴心，不会表
达，对人缺乏热情，不能很快与

人熟络，总是给人冷漠的印象。
她 6 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

她今年 25 岁，已婚。 父母仍在广
东，打工。

在留守儿童众多的湖南凤凰
县山江镇， 小学教师隆茂昌听到
高年级女生诉苦：“在屋里只有我
一个人， 什么都要自己做———做
的时候又不知道怎么做。 ”

隆茂昌所在的小学，个别低
年级住宿生还会尿床，班主任有
时要帮忙洗被褥。 家长寄回的生
活费，老师要帮着去邮局领取并
代为保管、记账，因此很多老师
随身备着账本。

在镇上多年从事留守儿童
公益工作的中学教师吴建辉，也
听到学生向父母赌气地说：“你
打工回来才知道我已经长大。 ”

父母们缺席了这些孩子太
多“长大”的细节。

2016 年 9 月，“女童保护”基
金志愿者向 126 名留守女童发
起过一次关于成长的问答，其中
一个问题是关于月经初潮体验，
得到了一些让人“恐惧、无助、无
知和痛苦”的回答。

一个与祖父母一起生活的
女童说，第一次来月经是小学五
年级， 吓得以为自己“快要死
了”，甚至想先拿点纸塞住，第二
天再去买创可贴止血。 另一位女
孩则回忆， 第一次来月经时，恰
好遇上母亲回家探亲。“我和妈
妈之间关系很差，我第一次发现
来月经后，也不想告诉她。 但我
没有卫生巾， 就只能偷偷用她
的。 ”为了不让母亲发现，每次用
后她都用草木灰把卫生巾盖住。

艾琳告诉记者，当妈妈第一
次跟她聊起月经的知识，她已经
懂得很多了。“我知道，我知道，
我都知道。 ”她这么回答。

她认为， 在情感支撑方面，
朋友对自己的影响最大，家人的
影响很小。 甚至在性方面，都是
从朋友等渠道了解的。

据孙宏艳、张旭东等学者的
研究，到了初二，留守儿童会把
同学朋友视为最重要的社会支
持来源，重要程度超过了母亲。

对非留守儿童而言，排在第
一位的倾诉对象是母亲，第二位
是同学朋友，第三位是父亲。 而

留守儿童的第一位是同学朋友，
第二位是母亲， 第三位是自己。
46.3%的留守女童把同学朋友作
为心里话主要倾诉人，比留守男
童高 10.8 个百分点。

匮乏的常识教育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与北
京师范大学 2013 年联合发布的
《女童保护研究报告》认为，基本
监护的缺失是导致女童遭受伤
害的直接原因。

这种缺失，包括受害人及其
家人的防范知识不足、女童不被
尊重等方面。

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潘璐
对记者说，她和同事调研中常常
遇到一些让同事们“感到不适”
的情况。比如，在一个祖母带着 4
个孩子生活的家庭里，小孙女没
有穿内裤， 就被 40 多岁的男邻
居推搡着玩———对孩子来说这
是高风险的。

她强调，那些侵害案件往往
是防不胜防的，并不是外人想象
中的荒无人烟的地方，最可能发
生在日常的环境下。

“女童保护”团队也指出，留
守儿童多由老人看护，在儿童安
全教育及基础性教育方面，家庭
功能严重失效。 即使自己的孩子
遭到性侵，很多家长也不知道怎
么应对。

让孙雪梅愤怒的是， 几年
前， 湖南祁阳县一名 12 岁的留
守女童遭性侵后生下女婴，女童
的父亲知道此事后的第一反应，
是给了孩子一个耳光。

宁夏银川的“女童保护”志愿
者讲师李剑宏记得，在防性侵课堂
上，她抛给孩子们同一个问题———
陌生人说给你买新衣服， 你要不
要？有防范意识的城市孩子会异口
同声地回答“不要”，而农村孩子却
明显表现得犹豫不决。

在这类课上，她从最简单的
知识讲起，比如背心和短裤覆盖
的区域不能让别人碰。 她发现，
同一堂课，对农村孩子的冲击比
对城里孩子大得多。 在她眼里，
城市孩子和农村孩子很好分辨。
城市孩子现场提问很活跃，农村
孩子的课堂则非常安静，下面是

一双双渴望的眼神， 下课后，孩
子们围着她，她能感觉出来他们
想跟她说话，但等来等去就是不
开口。

告别时，农村孩子表现得依
依不舍，会追问老师什么时候再
来， 城里的孩子则纷纷说“再
见”。

“那些孩子需要我们，”李剑
宏感慨，“在那种父母不在的环
境下，有人关注她们，她们就能
看到希望。 我们现在所做的是就
是把希望带给她们。 ”

“女童保护” 志愿者也常常
听到农村学校校长诉苦，学校留
不住老师，主科的老师都缺得不
得了，即使很想给孩子传授这方
面的知识，但是无能为力。

打破留守的循环

陆士桢认为，在越来越大的
“风险社会”里，儿童作为面临最
高风险性的群体，必定是首当其
冲的受害者，他们所受到的伤害
也呈现出原因多样化、程度复杂
化、后果复合化、影响深远化的
特点。 母亲的发展状态对孩子有
直接影响。 留守女童面临的种种
困境，实际上不仅是对妇女发展
的挑战，更关系到未来中国的家
庭和下一代的成长。

今年 2 月，国务院印发《关
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
工作的意见》， 这是第一份以保
护留守儿童为切入点、设计制度
的国务院文件，全新的农村留守
儿童救助保护机制正在建立。

几个月后的儿童节，21 世纪
教育研究院在北京举办了一次
有关留守儿童权益保护的研讨
会。 在会上，民政部新设立的留
守儿童保护处工作人员林依帆
说：“如果我们不能保护这个国
家最弱小的子民，我们国家的合
法性在哪？ 如果我们经济发展以
牺牲一代人的代价进行的发展，
这样的发展有何意义？ ”

他说，国务院的这份意见梳
理了每个工作环节的责任。 此前
涉及留守儿童的表述叫“关爱服
务和侧重服务”， 这次明确表述
为“关爱保护”。 在文件起草和调
研中，一个共识是，留守儿童面
临的不仅仅是心理关爱的问题，
更是权益保护的问题。

同样在这个研讨会上，国际
组织“儿童乐益会”的儿童保护
项目经理曹越说，儿童保护机制
并不是确立一个责任单位，问题
就立即解决了，背后是中国怎么
看待她的儿童，怎么养育她的儿
童，究竟是牺牲儿童的权益去发
展经济，还是怎么样的路径？

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乔东
平则指出，很多国际组织做过测
算， 童年的时候每投入 1 元钱，
成年以后将有 7 倍的收益，“对
儿童的投资是效益最好的投
资”！

（文中部分人物名字为化
名）（据《中国青年报》，有删节）

河南省安阳市安阳县，一家留守儿童托管班中，3 名女孩在扎辫子。


